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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‧魚
小主人戰利品般的撈回牠們之後，便不再搭理牠們了。
拍動半透明的胸鰭，泅泳在半渾濁水分子間隙中，睜大濃墨般的雙眸，張闔著嘴吞吐著。往往臀尾一掃，便揚起密佈的排泄物漫天飛舞，然後仍吞吞吐吐著。
  
並不自怨自艾傾吐些什麼，牠們的交集甚少，只是柔順的圍著塑膠容器游動，偶爾翻身蕩漾了一陣水波(也是濁的)，白軟下腹在瞬間閃爍著。 
有時牠們不禁叫人懷疑是盲的，那雙黑瞳應該耽溺在無垠闃寂中，或者是一大片一大片純然的白。只有廣大的視覺性虛幻，牠們才能把一生融解在兜圈子裡，吃睡和大便，有時點著唇角碰觸高聳的牆面，然後終於有一天某人看見牠們袒露柔軟的肚白，在水和空氣的交界點化成泡沫。
  
牠們也趴在地面作夢，但次數極少甚至完全沒有。牠們總是夢到自己和一大夥同類們集中營似的游，孩子們圍著牠們嘻笑著，揮動紙網將牠們從水的擁抱中掠奪，裝在塑膠袋裡，而後便遺忘了牠們的存在。
其中的一個牠夢見樹梢篩透著陽光(雖然牠並不明白)，熱辣直直鑽過葉間射在牠潮潤的肉體上，燒灼蒸發。牠口邊濡滿泡沫，無力的感覺著自己正像灑鹽的蛞蝓般脫水乾癟，卻又在蒸騰中宛若長了羽翼似的獲得升華的快感，鼓動的心器沒有這麼愉悅過。
  
－－牠轉醒後發現自己還在水裡，身邊是一大坨穢物。
小小的腦袋之後也不記得作夢了，仍舊兜著日漸渾稠的水分子轉。
大家都忘了牠們的存在，牠們久而久之也遺忘了自己曾經存在。
   
翻身，融解於泡沫。
之二‧灼

 
所以他只是這樣站著。
 
  

豔陽高掛的日子亮得叫人無所遁逃，到處都是探照燈光芒大作，大家只好像逃犯似的隱匿在幽暗；他也是，直著身子挺在樹蔭遮蔽下，白襯衫已經濕了一片，連鼻樑上的鏡片都像要沁出汗來，然後被曬乾。
 
如果太陽可以是致命武器，那麼待在這裡絕對不安全。熱辣奮力鑽入葉片的間隙，肆無忌憚長驅直入的結果就是滿地千瘡百孔，他總覺得自己身處於流彈區脆弱的鐵皮屋，下一秒就要支離破碎的面臨強暴。
 
  
連過路的狗都沒有，溫度裊裊游絲般搖擺昂揚，模糊了遠處的視覺。鞋邊一隻被陽光吮乾黏在水泥地上的小魚，沒有引起他的注意－－要不，他一定會對這魚的身亡地點感到莫名其妙。
 
手中柱狀的冰涼從他舌尖撫過的地方開始分泌，白濁黏液流淌下來，滴在他汗溼的手背，而後舔著表皮滑落，打在魚屍上。
  
  
沒有吻去那冷冷的甜膩，他發現自己的海市蜃樓正在崩解。
之三

只要走在街上，一定要努力的在眾多招牌中搜索書店，說不上是惡習、但也不清高，只是痼疾難除。
簡單來說就是沒救了，如果說我是書籍意淫者我也不以為然甚至有些沾沾自喜那種沒救。
如果你跟我一起逛街，我會問你那裡有書店；如果你跟我一起置身校園，我會問你那裡有圖書館。更過份的是這個問號可能是唯一的一組對話。
當步入書架橫立書味滿溢的空間，我便開始上上下下打量那些或站或臥的書籍丰姿，看上眼了，卻時常裝作毫不在意，等繞過整場後才又回頭摟在懷裡，找個僻靜角落慢慢撥開覆身的書皮。
就在此時我們互相探索，心有靈犀便相視一笑，話不投機便各奔東西，皆是灑脫，不需情感責任，更無所謂情殺危機。
相投的書籍我總要問一問自己，堪否擲鈔相贖，只是答案往往是否定的。
畢竟家花不比野花香，與其在家廝守，我更愛書場風流，見一個愛一個。有人說我不像這麼沒定性的人，我只能說那跟定性風牛馬不相及，難不成你上青樓只找一個妓？
讀書要捨得瀟灑。
而每次將書籍吃乾抹盡後步出，我總是興奮的像隻偷腥貓。
 
也許燈熄時分，架裡櫃上會有幾聲幽幽輕嘆──「好個書場薄情種。」
